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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
◎吕向阳

世 说 新 语

（一）
大年三十晚上，我要去母亲所住的

那栋灰头灰脸的老楼房吃年夜饭，母亲包
好了红萝卜饺子盼着我去。天空灰中泛红
的云朵写满了雪意，不时腾起的烟火让空
气中弥漫了火药味儿。我已经好多年没陪
老娘吃年夜饭了，能吃上鼠年这顿年夜
饭，还托了一起医疗纠纷的福。

我的心情就像除夕夜的天穹一般凝
重灰暗。对于农历猪年，我向来没有什么
好感，我人生的几件不如意的事都押宝似
的排在了猪年。三十四岁的那个猪年，海
南有家大医院招聘大夫，年薪一万元，我
被通知参加面试，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几
天几夜，到了琼州海峡边因急着赶时间，
就搭上了一艘快艇，没料想贴着浪尖飞奔
的“雄鹰”因碰着了一块木头“折翅”了。幸
亏我水性好，加之施救船来得快，没有被
惊涛骇浪吞噬。在医院躺了两天两夜，就
错过了面试时间，不要说放飞梦想，能生
回故里已是万幸。四十六岁的那个猪年，
准备由妇产科主任提拔为副院长，公示刚
一贴出，卫生局长的一桩受贿案又牵上了
我——局长的外甥是推销医疗器械的，局
长给院长打了招呼，院长又给我打了招
呼，要新添的那台B 超机必须买局长外甥
的货。我哪能扛得住院长？就顺水推舟照
顾了一下。没料局长贪腐的案子发了，好
在查来查去我没收什么贿赂，这事就这么
完了，但当副院长的事也就搁了下来，这
实在是很扫兴的事！大家见了我总有一
种异样的神情，我开始时总给认识的人说
着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就像祥林嫂逢人
说阿毛冬天没被狼吃却在夏天被狼吃了
的事一样，我说得是那么津津有味，但听
的人却总是说 ：“夏主任，没人说你拿了
黑钱。”五十八岁的这个猪年，我总是提
醒自己“流年不利，万事小心”，但是祸躲
不过，是福跑不了。那两个猪年的不测之
事都发生在春季，眨眼已到了初秋之际，
我想这个猪年会平安过去的。可国庆节
后的第八天上午，我们妇产科来了一个
大肚子孕妇，孕妇是婆婆搀扶着走进来
的。婆婆身子胖得出奇，但嘴咧得像石榴，
看得出心里是多么喜悦，但步子挪得是那
么吃力，我真担忧她会拖累不堪重负的儿
媳，与其说是她搀着儿媳，还不如说是儿
媳拖着她。

我急忙招呼婆媳俩坐下。这个婆婆
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儿媳叫任芳
芳，身材苗条得像一棵白杨树，白皙的脸
庞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细细的脖子削削
的肩。这种女人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怀娃
甚是困难。我们妇产科大夫都知道，大屁
股宽肩膀的女人生育能力强。过去皇帝选
的妃子都要身材好，细颈削肩，但怀个龙
子比上天摘星还难，这就叫好看不中用。
这个任芳芳仍然没有摆脱生育难的纠缠，
在我们医院检查了几次，也查不出什么结
果。眼看闪过了三十岁，家人就火急火燎
的，婆婆每次来了总是说 ：“大夫，你说这
是咋了？我等着抱孙子等疯了！她吃了
多少剂汤药肚子仍是瘪的。”后来的两年
多时间就不见了她们婆媳的踪影，可是这
次就怀上了两个带把的。

婆婆一落座就说 ：“唉，咱这两个娃
娃要得可艰难呢，是在省城医院做的试管
婴儿。跑了两年，第一次失败了，五万元白
花了，钱扔了不怕，我就怕断了香火。您给
检查检查，看媳妇什么时候生？”

我急忙安排芳芳做彩超，从时间上
推断有两周就该分娩了。试管婴儿的时间
足月只有 36 周，比自然怀孕要早一个月
时间出生。这会儿妇产科也刚好清清静
静，没有抱着娃进来诊病的。芳芳的婆婆
突然压低声音问我 ：“孩子能否放在 11
月 6 日生，我让人算了那天是好日子，生
的娃能当大官！”

我像触电似的，立马纠正道 ：“分娩
时间必须在 10 月 22 日前，否则会死在胎
里，这是万万不行的，您这个迷信罐罐别
弄出事故来。哪天都有干大事的娃出生，
关键是后天怎么教育。”

芳芳的婆婆嘴嗫嚅了几下，眯着眼
睛回答道 ：“有些迷信还是挺灵验的。就
说这个日子嘛，我们院中刘老婆那个当市
长的儿子正是那天太阳冒花花时生的。这
和算卦的算的日子正好吻合了。娃娃生下
来，生不逢时一生再努力也是没出息的，
再说工作这么难找，生错了日子当爹娘的
一生都会戴上愁帽！”

这个婆婆操的心也太多了，和媳妇
跑了两年省城医院，已经硕果累累，人
丁兴旺，可又为孙子的未来思谋着规划
着，活得也确实太累了。我看她这么顽
固又劝道 ：“前年，有个做了试管婴儿
又十分迷信的家庭为挨到掐算的日子，
来医院后已是胎死人亡，全家人抱成一
团哭声震天……”

老太婆似乎有些回心转意了。她说 ：
“怎么也不能上演这个悲剧嘛！为这两
个孙子，我去了那个大医院五十多趟，半
夜起来就去排队挂号，住廉价宾馆自己做
饭，把儿媳顶在额颅尖尖当娘一样伺候，

有个三长两短不就气死了！”
这个时候，芳芳拿着彩超片子走了

进来。我一看，胎儿发育正常，但那个体
重大的婴儿分娩起来估计有困难，需要
提前分娩。

芳芳嫣然一笑，说了几句道谢的
话，说自己只请了两个小时假，就赶回
去上班了。

我把片子细心地给老人讲解了一
遍，严肃地说 ：“第十天必须来医院分娩，
要记下这个时间。否则，那个体重大的会
有分娩风险。娃娃来之不易，您老抱上两
个男孩时真是扬眉吐气，让人羡慕。”

为了让老人记下时间，我在一片纸
上写下了“十天后来医院分娩”，并写下了

“10 月 8 日，夏天亮”。
可到了 11 月 20 日，任芳芳也没来妇

产科住院。这个地级城市有好几家医院，
她是否去了别的医院，或许这个时候两个
男孩已降生了，全家人正抱着两个娃娃亲
不够呢！虽说国家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
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带把子的，连周原
这个自古出土青铜器的地方，农民挖出带
字的器物就会说 ：“带把子的值大钱！”
要是挖出没字的就会说 ：“没带把子，不
值钱！”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芳芳的家庭地位也会一下子提高。不生娃
的媳妇被人骂作不下蛋的母鸡，芳芳也摘
了帽子会更漂亮。

可是过了三天，芳芳和丈夫、婆婆
来到了妇产科，我大吃一惊，霍地站了
起来吼道 ：“谁让你们这个时候来医院
了？你这个婆婆真是糊涂透顶，那个娃
娃真可惜呀！”

我们赶紧给芳芳做剖腹产，可那个
长得胖点的娃娃已经抢救不了了。

芳芳的丈夫脸色铁青，嘴唇哆嗦，
他在楼道里抓住我的衣领，狠狠地把我
摔倒在地，骑在我身上，抡起拳头砸向
我的头部。血顺着我的脸部往下淌着，
他边打边骂 ：“打死这个狗日的大夫，
他说让我们今天来医院，胎死腹中，草
菅人命，丧尽天良……”

我醒来后，已是第二天的下午。头上
的绷带往外渗着血，看来这个男人下手很
狠。妻子是第三天得知我挨打的消息的。
她在病床边问我是咋回事？得知真相后，
抚摸着我的手说 ：“一切过错都是那婆婆
酿下的，现在只有她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才能洗清你的冤屈。医疗纠纷大都有医生
的过失，你有什么过失呢？按说是八竿子
打不着，可死了娃娃事情就弄大了！这个
黑锅背得太冤枉了，至死都洗刷不清。天
亮，咱跟那家人无冤无仇的，他们咋能给
你上这套呢！”

我唉声叹气了好半天，解释道 ：“芳
芳的婆婆是个迷信罐罐，她一再说要选个
黄道吉日，就把娃娃挨延死了！”

妻子一听这话，打问清了芳芳的家，
跟我提着礼品敲开了她的房门。芳芳的丈
夫像头发怒的雄狮，把我骂了个狗血喷
头，朝我妻子唾了几口，吼道 ：“你这个丧
门星是嫌这个娃还活着？你不如捏死他
算了！你给我滚，滚吧！”

妻子要芳芳的婆婆说句实话，拿出
那张我写的纸条，可这个老太婆低着头就
是不吱声。妻子只好退了出来，在院中打
问这家人的底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说 ：“老太婆早早丧夫，溺坏了儿子，儿子
常常动手打母亲，有次竟抄起凳子朝母亲
头上砸去，把额头砸了个血窟窿。这家人
也是不幸，孙子夭折了……”

妻子这才明白，老太婆不敢讲实话，
是怕儿子揍她。

我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好在妻子
很体贴我，她说 ：“天亮，咱们家还攒了
二十万元，全当让人打劫了，你别愁！”

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开始坐班。
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喊大叫，我从窗户上
探头看去，是芳芳的丈夫和婆婆带着一帮
亲戚，拉着长长的横幅，丽日下的黑底白
字像一群乌鸦在抖动 ：“还我孩子！惩治
杀人医生夏天亮！”不一会儿，院子摆了
几个花圈。芳芳的婆婆拉着哭腔 ：“唉，我
那可怜的孙子，你咋这么命苦……”

“闹事团”中的女人也都扯开了哭
腔，哭声撕心裂肺，围观者黑压压一大片。
人们一听芳芳丈夫的诉说，都指责着我，
咒骂着我。

他们在医院闹了两天事，院长把我
和芳芳丈夫叫到一起协商解决这桩事。
院长怕再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医院声
誉，听了我的诉说，手一摊道 ：“问题是
那个婆婆不说实话，你只能背这个黑锅
了。”院长让我赔十万元，院里再赔十万
元，芳芳丈夫还是不答应，他要组织处理
我才罢休。最后，医院开了个院长办公
会，免去我的妇产科主任，芳芳丈夫终于
松了口。

我住在这个城市的河南岸，离我母
亲所在的河北岸还有十公里路。街上的车
辆已经稀稀拉拉，往昔的拥堵和喧哗这个
时候被除夕给除掉了。除夕夜是个很敏感
的时分，一肚子苦水的人会更加悲伤，他
们像受伤的狼舔着伤口，回味着自己怎么

不长眼睛，怎么躲不过灾难，怎么这么倒
霉？像掉进了万丈深渊，找不到一根绳子
爬上来。我听着冰冷的雪花敲打着小车
玻璃，眼泪哗哗地流着。我熄了火，坐在
车里想平静一会儿，想给悲伤绾个结，一
会儿见了母亲，我不能是这么个样子，她
老人家为我这桩“医疗纠纷”也伤透了脑
筋。老人家把从牙缝中抠下来的三万元
递给我时，我觉得身为人子，让八十老母
受尽作难，真是不肖之子。我想起了母亲
安慰我的那句话：“天亮，我经见的事多，
人这辈子啥事都能碰上，只要自己问心
无愧，没做背良心的事，谁给你抹屎最终
都抹不上。”

我打起精神来，一口气把车开到母
亲楼下。

（二）
进了母亲房间，桌上已摆着几道菜。

母亲往年的年夜饭是猪头肉、粉条拌菠
菜，还有好吃的红萝卜饺子。今年她专门
做了六道菜，母亲说 ：“六是顺的意思，希
望天亮今年顺顺当当，红红火火。”

母亲打开了一瓶西凤酒，又念叨道 ：
“喝了西凤酒，喜事天天有，儿子明年会好
起来的。”

我背过脸去急忙擦掉了噙在眼角的
泪水。除夕夜，我知道母亲想让我忘掉一
年的苦恼事。

我给母亲敬了一杯酒，母亲竟一口
干了。

可是当我用筷子夹起猪头肉时，我
的心却飞向了二十多年守夜的妇产科。除
夕夜总有娃娃欢天喜地地来到人间。在新
年钟声刚响起的瞬间，我们总会把握好节
奏，从孕妇肚中开刀取出个“牛宝宝”“虎
宝宝”“蛇宝宝”“狗宝宝”。这些宝宝被喻
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第一宝”，家长为此
感到很荣耀，电视台的记者也会在产房
门口等着，并很快播出全市新年第一个

“牛宝宝”“虎宝宝”“狗宝宝”降生了。这个
时候，家长会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我
面前，笑着说 ：“您辛苦了，快吃点儿。”
我用相机咔嚓咔嚓定格了这些全市“第一
宝”，娃娃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人是
我，我为他们揭掉胞衣，娃娃像刚摘下来
的桃子茸毛未褪。

我想着产房前护士们叽叽喳喳，在
准备着接生工具，筷子不时就停了下来，
心不在焉的样子让母亲觉察到了。母亲劝
道 ：“天亮，天塌不下来，男子汉大丈夫咋
能受不了折腾呢！”

母亲把一盘红萝卜饺子盛了上来，
屋子中香气四溢，母亲包的红萝卜饺子真
好吃。她把红萝卜拌上羊肉后立马滴上菜
籽油，这就赶快用皮封起来，这样包的饺
子脆生生香喷喷。我刚吃了几个，手机就
响起来了，这是院长的号码。院长口气凝
重地说 ：“天亮呀，新冠肺炎来势凶猛，咱
市上已有三人感染上了。院里要抽人组建
专门治疗分队，考虑你插管子技术很过
硬，想抽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愿意的
话，现在就到医院报到。”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背着“杀人大
夫”的名声，组织还能高看一眼、厚爱一
层，说明组织还是认可我的。再说，表现
突出就会洗刷那个“罪名”，我有了赎罪
的机会。我给母亲只说了有急诊，就急
奔医院而去。

（三）
医院已腾出那栋四层小楼作为本市

的新冠肺炎专科医院，院长做了简短的战
前动员 ：“年过成这样，历史上大概也少
有，我们吃不上年夜饭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天天有饭吃。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疫情来
势凶猛，传染性很强，染上病的人一个喷
嚏就会击倒一群人。病毒会拐着弯缠住
人，它无影无踪，却无孔不入。恶魔猖狂，
大敌当前，没有什么特效药，也没有什么
救世主，作为医生，我们要谨记现代医学
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我愿尽余之能
力与判断力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
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
谋幸福……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
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

（jí）之。’”院长把“共殛之”念得很重，在
关中地区人咒人用的最毒的话是“雷殛
了！”实际上作为医者，你比别人就多掌
握了救人的道脉，是生命的“提灯女神”，
不用发这么狠的誓言，我们都会赴汤蹈
火，危难时刻，我们都会有“二劲”。扁鹊、
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让人当神
敬了千年百年，无上光荣，虽死犹生……
特别对我，要是在这场战“疫”中光荣献
身，洗刷了“罪名”，我会含笑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至死都谴责自己为啥当时没有留
下那个叫芳芳的孕妇的电话号码！这个
惨痛教训，让我后来接诊都会把来者的手
机号记下来。我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摩拳
擦掌，尽管患者的泪包一碰就是汪洋一
片，尽管患者的惊恐一摸就是山崩地裂，
我都会像春风一样扶起孱弱的一棵小草，
也会像阳光一样照耀纤弱的一缕游丝。我
会以战神的姿态、雷电的威力从鬼门关拉

回来一条条绝望的生命！
我们都穿戴上了防护服、靴子、靴

套、护目镜、口罩、内外手套，大大小小，行
头有十三件，比登上太空的杨利伟都扎
势，都显摆。我突然感到自己像企鹅一样
笨重，比古代的将士穿上盔甲还臃肿。

披挂上阵之前，院长单独和我谈了
话。他说，重症患者一般要做气管插管，他
们大都呼吸困难，这就得用上呼吸机。气
管插得快不快是我们与死神赛跑的起点，
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管子要插牢，不
敢有任何马虎，否则等于活活掐死了患
者。ECMO是挽救患者最后的诺亚方舟，
靠它支撑着心脏运转。你知道，人不出气
就完了，医院抽你来是考虑你插管技术
特好，给婴儿施救时能插好管子对大人
而言就不成问题。当然这也最容易感染
这种要命的病，你可要千万小心。院长最
后说 ：“那起医疗事故虽然给医院声誉
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事情过去了，你也要
想得开，希望你能心无旁骛，轻装上阵。
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组织对你是
很信任的，表现好也会恢复你的主任职
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吼道 ：“那起医
疗事故我是无辜的，如果是我造成的，让
雷殛了我！我没再想当主任。院长，你把
我看成了什么人，我是医生，这个时候就
是救人的。如果夹杂着什么私念或什么功
利，还是白衣天使吗？”院长朝我努了努
嘴说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我盯着他离去的身影在想，这对我
而言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赎罪机会，连院长
也这么认为。这个世上有多少人是屈死
鬼，更多的冤屈并不能一时分得清看得
明，强加的冤屈比自找的冤屈更有杀伤
力。要不说那起医疗事故，我还心平气和，
激情四射，一提起它我就短精神，我就挨
了一通闷棍。但疫情就是战争，我伤痕累
累也要冲锋在前，喝几桶泔水算个啥！

（四）
三个重症患者，有两个是在武汉打

工回来过年的，另一个是接触了从武汉探
亲的姑姑感染上的。他们开始都有发烧咳
嗽症状，这三个重症患者所在的社区已被
封锁了起来，以防疫情蔓延。这种病是人
传人，病像孙悟空懂七十二变的戏法一样
裂变得吓人，附在电梯上、钥匙孔上，铁器
是冰冷无温度的，但却会被它激活，那些
有温度的东西，包括人的眼帘、耳孔、指甲
也成了它隐身的坚强堡垒。“保护自己才
能消灭敌人”，身上的十三件防护品你少
戴一件，护士小刘就严厉地训斥你。

“病人极度呼吸困难！”
“血氧饱和度只有 50% ！”
我先给那个被武汉姑姑传染上的中

年女人插气管，她望着我的那双眼睛流露
出对生命的渴望。她含混不清地说了些
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稀世大音，这让我
相信她能挺过来。一台呼吸机需要我们安
装两小时，机身上的部位——白色罩子中
的螺旋欢快地运转着，发出的声音像鸽
子的咕咕叫声。大家屏气静声，我将左手
在她的视线中晃了几下，嗖地插进她的鼻
孔中，这速度像燕子入巢，从护目镜下大
家赞许的目光能看得出我的这手绝活没
几人能赶上。我和患者没有办法用语言沟
通，就用眼神和点头寻找着交流的另一个
通道。这让我想起新疆的舞蹈，是用眼睛
传神说话的。我也学过几天维吾尔族舞
蹈，这下全用上了。

另外两个重症患者，神志还清醒，但
他们对这种病的恐惧让所用药物见效很
慢。他们在惊恐中煎熬，在焦虑中心空，在
无望中挣扎。那个老头子把一张纸条交给
了我，上面写着存款 20 万，大儿 10 万，二
儿 10 万！

我就用纸片和他现场交流着 ：
——你一定能活下来，因为热爱生

命，生命才热爱你！
——我想抱上孙子再去另一个

世界！
——会的，小宝宝也想见爷爷。
——我的睡眠很差，总觉得喘不

上气。
——好的，我马上给您安排吸氧。
——头发痒。
——帮你洗个头。
——看见你这个好大夫，我就放

心了。
——咱们好人都一生平安。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我写完一个条

子就大汗淋漓，戴着手套写字，字是那么
丑，但却让患者在万丈深渊中抓住了一根
绳子，在悬崖边抓住了另外一只手。

救护车喘着气，一口气又拉来了五
个重症患者。

（五）
“怎么这么面熟？额上咋也有个伤

疤？”
“莫非是任芳芳的婆婆？”
我仔细一看，正是这个老太婆！我

这才知道，老太婆叫杨玲娟，是幸福社区

的。因儿子去武汉打工，多次打电话催他
赶快回来。谁知儿子怎么也劝不回，她只
好坐火车到武汉往回拽，回来就患上了这
个要命的病。

“真是冤家路窄！”我是“套中人”。老
太婆认不出我，我却认出了她。

我怕认错人，仔细看了看，就是她！
天哪，这个老婆婆我敢给她治病

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那儿子不把我
揍死才怪！治这种病没什么特效药，谁能
保证没有个闪失！

杨玲娟，你不是信迷信，靠神保佑
吗？咋能染上病呢？你耽搁了孙子性命，
把纸条不敢拿出来，怕儿子打就能这么冤
枉我？你可憎还在于那个哭腔像锯声把
我的心锯断了。你是栽赃陷害，心地不良。

现在，你是昏迷不醒，在阎王殿前打
转转。她的出气声似有似无，脸色黄得像
橘子皮。

我找到临时负责的严队长。我说，对
这个病人我应该回避，她正是那起医疗纠
纷的制造者，给她插管子我插不进去。

严队长劝我：“天亮，请你保持镇定。
一个医生的医德，最闪光处就在这里。再
说，这么多重症病人要救过来，我们只能
以一当十，上哪儿再找你这么好的插管
医生？”

见我迟迟不动手，严队长又劝道 ：
“天亮呀，你不是患得患失、鸡肠鼠肚的
人，医生有大爱，大爱就是仁心，这个老
人就是有过失，在这个关头你能跟她计
较么？”

一番量血压，测量氧饱和度，抽血，
取咽拭子，赶快得用呼吸机，赶快得插管。

可是，我捏起皮管子，感觉到沉甸甸
的像一串镣铐，我怎么插也插不进去。我
闭上眼睛，做了一会儿深呼吸，管子插成
功了。

这个时候，杨玲娟突然睁开了眼睛，
脸上绽放着求生的欲望，她朝我笑了一下
又昏过去了。

我在呼吸机旁站了四个小时，开始
时的厌倦感仇恨感渐渐淡化了。我想起了
母亲给我说的那句话 ：“那个老人需要你
宽恕，你就想想，她要是你娘，已被那个暴
徒儿子打破过额头，那她要说出真话，儿
子说不定会打死她。你背了黑锅却救了老
人一条命，你权当是她的亲儿子，你还会
有什么想不开。儿子，你不仅是我的儿子，
也是所有母亲的儿子……”

我依稀听见昏迷着的杨玲娟低声喊
着 ：“儿子，你别这么狠心了。”

唉，多么好的母亲！这么暴虐的儿
子，母亲在生命垂危之时还是牵挂着他。
疫情袭来时，老人去武汉亲手拽回了儿
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么想着，我
倒同情起她也原谅了她。背了黑锅是救
她，患了这个病更要救她。五天过去了，老
人还是高度昏迷，危在旦夕。

看来，她由于营养不良、体质很差导
致了免疫力衰退。我们又制定了新的治疗
方案，用了“镜下吸痰法”，吸出了一堆黄
脓似的东西。看着她的手指和脚趾末端发
紫发黑，一阵不祥之兆袭上我的心头。我
打电话给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的老
同学洪中元，他给我说了一种新方法 ：个
性化糖皮质激素治疗法。这是针对危重症
患者最后的一个施救法，他们将靶向药物
托珠单抗应用于临床，会把体内的顽固因
子吸附消磨掉。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
这个时候，也只能“死马权当活马医”，看
看老人的运气了。

第二天一早，杨玲娟睁开了眼睛，她
示意要吃东西。护士拿出了苹果，我将苹
果切成碎片，小心翼翼地喂进她嘴中。我
又将毛巾用温水浸透后，擦拭着她的脸和
脖子。我每天都给老人喂饭、喂水，她说 ：

“你真是个好大夫，大妈死都忘不了你！”
过了十多天，她的双肺功能完全恢

复了正常，大家欢天喜地地要送她出院
了。老人说 ：“这个大夫，让我看看你长的
是啥模样，以后大妈会感谢你的！”我摘
下了护目镜和口罩。

老人喃喃地说 ：“你是夏大夫呀！
我亏欠着你，我一生没做过亏心事唯独亏
了你……”

我说 ：“大妈，我理解您的难处，事
情都过去了，也没有啥呀！”

老人突然从兜中掏出个包包，取出
了一张纸条子，我一看正是那张早应该拿
出的纸条子。

老人突然哭了起来，她边哭边叙说
着那起医疗纠纷的真相，她说要找院长给
我平反昭雪呢！说我是白求恩式的好大
夫。老人再三感谢着我的救命之恩，我说：

“大妈，这次是您救了我，洗刷了我的污
点，证明了我的清白。”


